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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的选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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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植物遗传资源大国，我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没有加入《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在过去的十余年间， 《条约》的实施日渐深入，并在不同方面对我国产生了

影响。当前我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加入《条约》能够使我国便利地获取多边系

统中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能够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够使我国有资格参与多边系统中

的惠益分享活动和获得《条约》供资战略的支持，能够使我国有资格参加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

定活动。为了推动我国加入和实施《条约》，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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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in terms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an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PGRFA）.However，China 
has not yet acced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ITPGRFA）.
Over the past ten year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TPGRFA has been moving into more extensive level and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China.Currently，the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PGRFA in China is still confronting new 
challenges in some respects.China′s accession to the ITPGRFA could bring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Specifically，China would be able to have access to PGRFA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conveniently and guarantee 
sustainable use of PGRFA at the domestic level.Moreover，accession to the ITPGRFA could enable China to b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benefit-sharing activities and receive financial support under the ITPGRFA′s Funding 
Strategy，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norm-making in the field of PGRFA.It is recommended 
that national competent authority adopt relevant measures to promote China′s accession to and implement the 
ITPG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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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01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下简称

《条约》）是国际社会为治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以下简称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

用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等活动而缔结的第一份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自 2004 年 6 月 29 日《条

约》正式生效至今，《条约》的实施已经走过了近 15
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条约》缔约方的数量增

加到 145 个，其确立的主要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

的进展，加强《条约》核心制度运行的措施也正在积

极磋商和拟定之中。

我国是植物遗传资源大国，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支持各国在粮农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尽管我国积极参加了缔结《条约》的谈判，但基于对

自身利益的关切以及对《条约》实施前景抱有的顾

虑，至今都没有做出加入《条约》的决定。联合国粮

农组织和一些国家对于我国加入《条约》的问题相

当关注。在《条约》的实施日益走向深入和我国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新的挑战的背

景下，当前很有必要研究我国加入《条约》的相关问

题。本文首先从国际动态切入，考察《条约》的实施

现状并分析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其次结合国内相关

活动面临的挑战，指出加入《条约》是我国应当做出

的必然选择，并且阐述了加入《条约》能够为我国带

来的各种机会，最后从我国加入《条约》的实际需要

出发，提出了在研究、加入程序、制度安排和能力建

设等方面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建议。

1　《条约》的实施现状及其对我国的
影响

1.1　《条约》的实施现状

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是作物遗传改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对保障

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适应气候变化

至关重要。所有国家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方面具有

相互依赖性，换言之，每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粮食生产

的过程中都要依赖来自其他国家的粮农植物遗传资

源［1］。这是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受到各国共同关注

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构成了国际社会在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管理和交换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事实 
基础。

《条约》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其确

立了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农民权

利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等法律制度。其

中，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被认为是《条约》的核

心制度。不同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获取和惠益

分享问题上采取的“双边路径”，《条约》采取的“多

边路径”就是为了反映当前和未来各国对于粮农植

物遗传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并确保此类资源在不同

国家间的持续流动［2］。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虚拟“基因池”，其涵盖了各

国具有相互依赖性的且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 64 种

（属）的作物和饲草遗传资源（其中的 35 种作物为

人类提供了超过 80% 的植物来源的热量摄取）［3］。

各缔约方及相关国际机构承诺将“受它们管理和控

制的并处在公共领域中”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纳入

多边系统，并按照事先商定的条件和通过《标准材

料转让协议》相互提供便利获取，以及通过信息交

流、技术的获取和转让、能力建设以及分享商业化产

生的货币惠益等 4 种机制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这些

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自从 2006 年《条约》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召开

以来，《条约》实施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获取和

惠益分享多边系统的实施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在不

同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多边系统涵盖的

资源方面，截至 2017 年 10 月，63 个缔约方将它们

控制和管理的近 130 万份材料纳入了多边系统（含

美国最新纳入多边系统的 50 万份材料），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组织所属的 11 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以及

其他 5 个相关国际机构将它们持有的 70 余万份材

料纳入了多边系统，当前多边系统总共涵盖了 200
余万份粮农植物遗传资源材料［4-6］。在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便利获取方面，根据《条约》秘书处的统

计，截至 2017 年 8 月，以上缔约方和国际机构与来

自 179 个国家的接受方共计签订了 58657 份《标准

材料转让协议》，自 2015 年以来日均签订 38 份；缔

约国和国际机构通过签订《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共

计分发或转让了 4042732 份材料，其中缔约方分发

了 127669 份材料，国际机构分发了 3915063 份材

料，自 2007 年以来日均分发材料 1078 份，按材料分

发数量排前 5 名的作物分别是小麦、水稻、玉米、大

麦和鹰嘴豆［7］。

在惠益分享方面，根据《条约》的规定，便利获

取本身构成多边系统的一项主要惠益，因此，以上已

经完成的材料分发或转让行为就是国际社会落实多

边系统中的惠益分享要求的实际成果。不仅如此，

其他惠益分享机制，特别是信息交流和分享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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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货币惠益的实施也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就信

息交流而言，为了便利交流多边系统中有关粮农植

物遗传资源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事项的信息，联合国

粮农组织主持开发了《条约》第 17 条规定的“全球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该系统的建立和应用

将直接服务于信息交流机制的实施［8］。就分享商

业化产生的货币惠益而言，按照《条约》规定，利用

从多边系统获取的资源开发出了产品（植物品种）

并进行商业化的法人或自然人有义务向《条约》建

立的机制支付一定比例的款项，这些资金将会流向

发展中国家用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由于受到作物育种速度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分享商

业化产生的货币惠益有待逐步实现，但《条约》管

理机构已在 2006 年建立了接收这类款项的国际机

制——“惠益分享基金”，并在一些缔约方和国际

组织提供的自愿捐款的支持下，通过资助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项

目而使“惠益分享基金”完全运作起来。截至目前，

“惠益分享基金”三轮项目周期已经顺利完成，投入

到各类项目的资金共计为 1600 万美元［9］。

当然，《条约》的实施还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和挑战。相当一部分缔约方尚未通报各自应当纳

入多边系统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信息，这导

致本应自动纳入多边系统的资源无法实现便利获

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多边系统在运作中出现了

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分享商业化所产生的货

币惠益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实

施。为了加强多边系统的运作，《条约》管理机构酝

酿从修改《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有关分享商业化所

产生的货币惠益的条款和扩大多边系统的范围入手

对多边系统进行重大改革，相关的措施和方案已经

成形，但还需进一步的磋商和谈判［10］。

1.2　《条约》的实施对我国的影响

如上所述，尽管我国积极参加了缔结《条约》的

谈判，但至今尚未加入《条约》。作为保存粮农植物

遗传资源总量居世界第 2 位的国家，我国与涉及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的事务不可能不发生直接

或间接的联系，《条约》是国际合作的法律框架，其

实施活动无疑会从不同方面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影

响。在考虑我国是否应加入《条约》时，必须对这些

影响给予充分的重视。

首先，《条约》缔约方数量不断上升，一些资源

大国已经选择加入，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截

至 2018 年 12 月，《条约》共拥有 145 个缔约方，还

有 49 个联合国粮农组织成员国没有加入《条约》。

总体上来看，《条约》缔约方的数量呈不断上升的

趋势。这也反映出，通过多年的实施，更多的国家

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条约》在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的作用，以及成为缔约方

所能带来的好处。考虑到已经有 145 个国家通过

加入和实施《条约》推动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且粮食安全问

题关系重大的国家而言，加入《条约》已经是势在 
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植物遗传资

源大国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和 2017 年 5 月正式成

为缔约方。日本和美国是在通过《条约》时仅有的

两个投弃权票的国家，但它们已经从对《条约》不置

可否的态度转变为支持的态度。我国当初在通过

《条约》时投的是赞成票，而且在相关正式文件中表

达了“认识《条约》的重要性，赞同《条约》目标”的

观点［11］，却迟迟未加入《条约》。两相对比，在相关

国际论坛上我国要为不加入《条约》承受一定的压

力。另外，虽然还有 49 个国家没有加入《条约》，然

而，经梳理发现，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领域具

有重要或一定影响并且没有加入的国家只剩下 14
个，它们是：中国、墨西哥和俄罗斯（保存 10 万份以

上资源）；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乌克兰和乌

兹别克斯坦（保存 5 万至 10 万份资源）；阿塞拜疆、

以色列、新西兰、尼日利亚、南非和越南（保存 1 万

至 5 万份）。可见，没有加入的国家已为数不多，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构成了我国加入《条约》的一种

压力。

其次，当前多边系统的实施和运作使我国获

益颇多，但在未来多边系统的运作得到加强后，我

国相关主体将要接受约束力更强的法律规则的调

整。尽管我国不是缔约方，但是，由于我国对其他

国家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存在很高程度的依赖性，

以及《条约》本身并不禁止向非缔约方提供便利获

取，我国已经介入了由《条约》多边系统法律规则

所调整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转让活动。从《条

约》秘书处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是从多边系统获取

资源最多的 10 个国家之一，排在第 5 位［7］。当然，

我国从多边系统获取的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组织所属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事实上，

我国曾经向这些中心提供过资源，但我国从这些中

心获取的资源数量要远远大于我国提供的资源数

量［12］。除了在获取资源方面享受到多边系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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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外，由于《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包含了向“惠益

分享基金”进行自愿付款的规定，我国相关主体还

可以通过做出这种选择避免承担强制性的向该基

金付款的义务。由此可见，当前多边系统的实施和

运作使得我国从多边系统获取了很多资源，同时也

没有给我国相关主体施加提供资源和付款等法律 
义务。

然而，这种只获益而不付出的局面极有可能在

未来几年内（具体时间取决于国际谈判的进度）不

复存在，因为《条约》管理机构在 2013 年启动了加

强多边系统运作的磋商和谈判进程，经过 4 年的努

力，加强多边系统运作的措施和方案已经成形，这

就包括删除《标准材料转让协议》中的自愿付款

的规定，以及降低触发分享商业化所产生的货币

惠益的门槛［13］，这意味着，只要从多边系统获取了

资源，并达到了触发分享商业化所产生的货币惠益

的门槛，获取方都要履行强制付款的义务。可见，

只要我国相关主体打算继续从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获取资源，就必须接受约束力更强的法律规则的 
调整。

最后，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条约》管理机构通

过在多项议题上启动审查、评估和加强运作的进程

推动《条约》实施向着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但中方

立场和观点在这些进程中的缺席不利于维护我国

自身的发展利益。以多边系统为例，鉴于多边系统

的实施和运作并没有达到各方的期待，管理机构在

2013 年成立了“加强多边系统运作的不限成员名

额特别工作组”，以便就加强多边系统运作的“一揽

子措施”进行研究、磋商和谈判，这些措施涉及对多

边系统法律规则的重大修改，尤其是涉及扩大多边

系统的范围，即不限于目前涵盖的 64 种（属）作物

和饲草。发达国家强烈建议扩大多边系统的范围，

但发展中国家表示，在没有看到惠益分享的实施取

得实质性进展前不会同意扩大多边系统的范围［14］。

双方的谈判直接关系到未来《条约》的实施前景，

但遗憾的是，我国作为非缔约方无法参与磋商和谈

判，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缺少中国声音不利于维护

我国自身的发展利益。相比于《条约》通过之前的

谈判，我国当时明确拒绝将原产于我国的大豆纳入

多边系统涵盖的作物范围，而且也达到了谈判的目

标，从而维护了我国发展利益。但是，我国在这个议

题上的关切目前无法表达出来，最后经各方谈判形

成的法律规则可能距离我国的期待具有比较大的 
差距。

2　我国面临的挑战及加入《条约》的
必然选择

2.1　我国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拥有极其

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我国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

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大国。

尽管成就不凡，但我国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和利用工作尚不能满足现代种业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获取国外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渠道变窄，难度增加。随着加入

《条约》的国家越来越多，缔约方将会适用《条约》

多边系统法律规则规范相互间的获取或交换活动，

同时很可能对非缔约方的获取给予不同对待，而我

国如欲从缔约方获取资源，则只能与特定国家展开

双边谈判并达成互换的协议，这无疑费时费力，所需

成本也颇高。二是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有待加强。我国以往开展的利用工作偏重于为了作

物育种目的而利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在可持续利

用方面采取的措施较少。三是保护和利用粮农植物

遗传资源的技术、能力及资金投入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还有差距，以至于制约了资源优势的发挥。我

国保存的资源数量相当可观，但目前保存技术、鉴定

评价和利用资源的技术不能有效支撑资源长期安全

保存与作物育种和种业发展，相关的能力和资金投

入的不足也构成了保护和利用资源的障碍。四是参

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活

动受阻。《条约》是唯一一份针对粮农植物遗传资

源的多边条约，由于我国不是缔约方，因此无法在

《条约》管理机构发起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中表

达我国的关切和诉求，从而难以维护我国自身的发

展利益。

2.2　加入《条约》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诚如上述，我国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面临以上新的挑战，那么，我国该如何应对这些

挑战？通过将上述挑战的表现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

问题的国际治理方案结合起来分析，本文认为，行

使《条约》缔约方的权利以及履行缔约方的义务是

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入《条约》对我国

而言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具体来说，加入《条约》能

够为我国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带来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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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第一，加入《条约》能够使我国便利地获取各

缔约方和国际机构纳入到《条约》多边系统中的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由此丰富我国保存的资源的多样

性和拓宽我国作物育种的遗传基础。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对其他国家的粮农植物

遗传资源拥有 46%~55% 的依赖度［15］。我国不仅

迫切需要引进小麦、玉米、马铃薯等非起源于我国

的作物的优异遗传资源［16］，而且需要加大从国外引

进水稻、大豆等起源于我国的作物的遗传资源的力 
度［16］。《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

发 展 规 划（2015-2030）》提 出 了 到 2030 年 要 将

引进资源的比例提高到占国家长期保存的资源

总量 30% 的目标。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需

要广拓渠道，努力推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 
交流。

多边系统目前已经涵盖了 200 余万份资源，而

且未来还会不断增多。这些资源被定位为“全球公

共物品”，在获取上是开放的。持有这些资源的缔约

方以及国际农业研究中心都有义务提供便利获取，

相应地，其他缔约方及其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和法

人有权利要求获取这些资源。如果我国加入了《条

约》，我国相关主体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有针对性地

向持有资源的缔约方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发出获

取请求，并在签订一份《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后实

现获取。这样操作非常便利和经济，消除了与有关

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交换协议的繁琐程序。不

仅如此，从多边系统能够获取的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会远远优于双边交换。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一重要

途径，引进我国急需的资源，从而进一步丰富我国

保存的资源的多样性和拓宽我国作物育种的遗传 
基础。

第二，加入《条约》能够推动我国粮农植物遗传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有助于发挥粮农植物遗传

资源在保障粮食安全、适应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等

方面具有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对粮农植物遗传资

源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优异性状鉴定和预

育种以及培育新品种等活动中［11］。可持续利用问

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对比国际商定

的关于可持续利用的措施，我国在可持续利用方面

采取的措施较少，这不利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农业

生产体系。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条约》的

第二大目标，第 6 条不仅明确规定了缔约方在可持

续利用方面担负的义务，而且提供了一个关于可持

续利用措施的指示性清单。如果我国加入《条约》，

我国应当履行《条约》第 6 条为缔约方所设定的义

务，这就是制定和维持促进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法

律措施。制定和维持促进可持续利用措施，尤其是，

促进能够开发特别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

的品种的参与式植物育种、拓宽作物的遗传基础和

增加农民可获得的遗传多样性范围、促进当地作物

和适应当地的作物、品种及未被充分利用物种的扩

大利用，可以延续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增加我国

边远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以及保障食物供给、营养

和健康。

第三，加入《条约》能够使我国有资格参与多

边系统内的惠益分享活动和获得《条约》供资战略

的资金支持，由此增强我国保护和利用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技术和能力，以及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资源筹集更多的资金。由于研究起步较晚等方面

的原因，我国在保存、鉴定评价和利用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

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已保存资源的高效利

用。除此之外，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尚不能满足高

效利用资源的需求，信息系统无法涵盖更有利用价

值的数据信息［17］，这些都是限制利用的重要因素。

在资金投入方面，我国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目前还没有争取到

来自国际机制的资金支持。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多措并举，这就包括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活动。

《条约》将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确立为自身的第三大目标，并

为此规定了技术的获取和转让、能力建设及信息交

流等三项非货币惠益分享机制，这就相当于搭建了

一个在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信息交流领域进行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如果我国加入《条约》，我国

就有资格在这个国际平台上参与相关惠益分享活

动。具体而言，我国可以请求其他缔约方提供或者

便利保存、鉴定评价及利用多边系统中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技术的获取，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缔约方建

立伙伴关系引进遗传材料及相关技术；我国可以通

过与其他缔约方开展合作或者参与《条约》框架下

的国际培训和能力开发项目，在所需领域发展科研

人员的研究能力；我国可以选择在国内信息系统与

“全球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之间建立联系，

进而与其他缔约方交流关于多边系统中的粮农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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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的科技和环境信息，例如基因型信息、表型

信息等。

在资金投入上，加入《条约》后，我国就有资格

申请《条约》供资战略下的“惠益分享基金”的资

助，同时有资格申请在《条约》框架下运作的“全球

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资助。如果申请成功，前

者提供的资金将会投入到我国特定作物遗传资源的

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项目之上，后者提供的资

金将会支持我国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保

护。从目前的资助额度来看，申请到的资金将会构

成对政府财政投入的重要补充。

第四，加入《条约》能够使我国有资格参加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活动，

并且能够提高我国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议题上的

话语权。我国是植物遗传资源大国，粮农植物遗

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极端重要。所有国家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

上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都

拥有值得维护的重要利益，我国也不例外，因此我

国必须积极参加该领域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活

动。我国曾经全程参加了缔结《条约》的谈判，为

《条约》的最终诞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当时基

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并未批准《条约》，后来由于

不同方面的原因，也没有加入《条约》。我国只能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管理机构例会，并不享有表 
决权。

《条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专门针对粮农植

物遗传资源的多边条约，所有缔约方组成《条约》的

最高权力机构——管理机构，其例会是审议和谈判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议题最重要的政府间论坛。自

从《条约》生效以来，管理机构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推动《条约》的全面实施，另一方面针对《条约》实

施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筹备对《条约》进行修

改完善。缔约方可以通过管理机构例会及其设立的

附属机构会议参与审议和谈判，并在管理机构作出

决定时享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利。如果我国加入《条

约》，我国就可以以缔约方的身份参加管理机构例会

和有关附属机构会议，不仅可以在各种议题的审议

和谈判中单独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立场和观点，还

可以与拥有相似立场的国家进行合作推动形成对我

国有利的谈判形势和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我

国在谈判中都会坚持公正合理的价值取向，这无疑

会提高我国在各种议题上的话语权，从而切实维护

国家利益。

3　关于我国加入《条约》应采取的措
施的建议

3.1　跟踪分析《条约》的解释和实施动态

在加入《条约》之前，我国有关部门和人员应

当加强《条约》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跟踪分析《条

约》的解释和实施动态，这对未来我国实施《条约》

很有意义。《条约》文本中的某些规定存在一定的

模糊性，这为不同的解释留下空间。根据《条约》

规定，满足了“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并处于公共领

域之中”标准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应自动纳入多

边系统。然而，对“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与“处

于公共领域之中”的标准的解释可能是不同的，这

将影响缔约方向多边系统贡献资源的行动［18］。目

前管理机构设立的有关附属机构对上述标准已经

做出了一种解释，其认为国家基因库中的并不受知

识产权保护的资源将被自动纳入多边系统［19］。考

虑到我国国家种质库保存的资源数量很大，这种

解释显然对我国不利。因此，应当密切跟踪对上

述标准所作的其他解释，分析不同解释之间的差

异，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拟定对我国有利的 
解释。

另外，还应当跟踪其他缔约方实施《条约》的策

略和具体行动，重点关注有关缔约方向《条约》秘书

处通报自动纳入多边系统的资源的情况，包括纳入

的法律依据、纳入的资源所属作物类别、类型、数量

及获取的便利性等。通过跟踪这些方面的信息，可

以发现并掌握《条约》在国内层面上的实施进展和

存在的问题。其他国家采取的实施策略和行动能够

为我国未来实施《条约》提供有用的先例和参考。

3.2　尽早启动加入《条约》的程序

鉴于加入《条约》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接下来国

家主管部门应当着手启动加入《条约》的程序。根

据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我国准

备加入《条约》，应当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农业农村

部）会同外交部进行审查，提出建议；由于《条约》

属于《缔结条约程序法》第七条第二款所列的范围，

应报请国务院审核，并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加入的决定（不排除经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外交部会商后报请国务院作出加入的 
决定）。

在启动加入程序的时机上，尽早地启动加入

《条约》的程序符合我国的利益。这是因为，当前管

理机构正在围绕加强多边系统运作的措施，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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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和扩大多边系统的范围

进行审议和谈判，这是关乎《条约》改革和未来发展

的重要谈判，预计谈判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如果我国

尽可能早地启动并完成加入程序，我国就能够以缔

约方的身份参加谈判，并将我国的关切和利益体现

在最终通过的法律规则之中。

3.3　修改完善法律制度

我国加入《条约》后，应当在国内实施《条约》

确立的法律规则，这里需要考虑我国如何实施《条

约》的问题。一般而言，不同国家可以选择以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实施它们批准或加入的条约，直接的

方式指某些国家在国内直接适用条约中的法律规

则，无需新增立法或修改已有法律，间接的方式则指

某些国家将条约中的法律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而加以

适用［20］。根据我国相关实践和农作物种质资源立

法的现状，我国应当将《条约》确立的规则转化为国

内法律制度，然后通过适用国内法律制度达到实施

《条约》的目的。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和利用活动的法律制度，其包括《种子法》中关于

“种质资源保护”的规定和《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然而，通过与《条约》中的

法律规则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制度与《条

约》中的法律规则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法》缺少关于可持续利用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规定；二是《种子法》和《办法》针

对对外提供种质资源设立的行政审批和分类管理要

求不符合《条约》关于便利获取多边系统中的资源

的法律规则。

由于两者存在着不相适应性，我国关于农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现行法律制度无法承担起

作为国家法律而使《条约》在国内得以实施的任务。

同时考虑到《条约》明确要求每个缔约方应确保其

法律、法规和程序符合本《条约》规定的义务，我国

立法机关有必要对某些现行法律制度加以修改完

善。具体的建议包括：修改或者废除对外提供种质

资源的分类管理制度，以便创设出能够按照《条约》

附件一作物清单拟定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

的法律空间；设计一套充分体现便利获取原则的对

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程序，以取代目前《办法》

所规定的程序；引入在对外提供我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过程中与获取方签订《标准材料转让协议》的

要求；补充有关可持续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等方面

的规定。

3.4　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在国家层面上实施《条约》各项法律规则的能

力关系到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条约》设定

的目标，因此面向《条约》的实施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是极为必要的。我国加入《条约》后，可以预见来自

其他缔约方的获取资源的请求会逐步增多。为了合

法有序地对外提供我国的农作物种质资源，需要通

过培训进一步提高国内资源提供单位接收和处理获

取请求、提供相关信息数据和协议文本、分发寄送材

料、办理植物检疫等证书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将

会利用《条约》赋予的机会，积极寻求获取多边系统

所涵盖的资源。为了尽可能多地引进我国急需的资

源，需要通过宣传和专题培训促进国内资源利用单

位和人员对《条约》多边系统法律规则的理解，增强

这些单位和人员的相关能力，尤其是，查明其他缔约

方可供获取的资源具体状况、签订和遵守《标准材

料转让协议》以及解决因履行《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产生的纠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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